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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儿子做“汉堡”
□李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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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说

家有儿女

晒 沙
□陈爱玲

文学ABC

称呼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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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舞蹈
□青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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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皆非

在露天舞场上，我一次次默默地
注视着她。她与众不同，穿一件火红
火红的上衣，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里十
分醒目。她没有舞伴，喜欢独舞，随
着舞曲展开双臂，如同飞翔一般。她
跳起了欢快的《海螺姑娘》，跳起了舒
展的《采茶舞曲》，跳起了很多我不知
道名字的舞蹈。我看得出她的舞蹈
动作很专业。她有时头上还戴着花
环，展示着自己优美的舞姿，在一对
对舞者中穿梭。她只知道表演，沉浸
在自己的舞蹈世界里，一副很青春的
样子。

她是谁？
这个露天舞场的人大多知道

她。同行者告诉我，她原是某市艺术
团体的舞蹈演员，也许是为情、为事、
为物或其他，受了点儿刺激，但她热
爱舞蹈，舞蹈就是她的生命。上不了
舞台，这露天舞场便是她每天来表演

的舞台，据说几乎不间断。
哦，我想起来了，在广场上，在人

行道上，都有她翩翩起舞和急行的身
影。短短的头发、火红的上衣、背带
短裤，远远望去特别有活力。

我不知道她处世的心境，但是我
周围太多的聪明人都如是认为：人生
在世很艰难、很痛苦，每一次幸福和
欢乐都与艰难和痛苦相伴。为了生
存、事业、爱情，为那如恒河沙数般的
期盼和欲望，聪明的人们奔波劳碌，
无暇顾及幸福的指数。有人说这是
聪明人太理智、太清楚的结果。也许
是吧。

舞曲继续奏响，彩灯继续变幻，
人们依然在轻歌曼舞，她依然如痴如
醉地独舞着，沉浸于她生命中的舞
蹈。她是大彻大悟的。

忽然间，我的热泪直想往外涌，
因为我知道她已到做奶奶的年纪了。

儿子嚷过多次要吃汉堡，总没能
让他如愿。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聊起
此事，她说她儿子小时候也总嚷着要
吃汉堡，她就用面包夹上火腿、青菜
之类的，对儿子说是汉堡，儿子吃得
很开心。有一次，她带儿子去店里吃
汉堡，儿子直哭，说店里的汉堡和妈
妈做的汉堡不一样。

前两天，我发面蒸了馒头，真的
挺好吃，可儿子就是不吃。我站在
大门外和邻居们聊天，儿子哼唧着
腻在我身边，非要我给他买零食。
大家都笑，说现在的孩子真是不像
样子，饿了也不吃馒头，只稀罕商店
里的零食。

我忽然对儿子说：“你想吃汉堡
吗？”儿子立刻笑起来：“吃，吃，我要
吃很多。”我说：“那你等着，我立马回
家做汉堡。”儿子跟着我跑回家，嘴里
喊着：“我妈妈给我做汉堡喽。”

我在门前摘了几片生菜叶子，回
家洗净，将火腿切片。然后，我用刀
把刚蒸的热馒头切了两道口子，先
抹了酱，又夹了火腿和生菜叶子在
里面。我递给儿子：“你尝尝，妈妈
做的‘汉堡’怎么样？”儿子喜笑颜
开，啃了一口：“妈妈，真好吃啊！”说
着儿子一阵风跑到大门外，向小朋友
炫耀：“我有汉堡吃了，我妈妈做的汉
堡好好吃啊！”

一次，我去外地出差，下了火
车却不知道去宾馆的路线，于是我
想找人问问路。正巧，前面有一个
妇女正在等车，她身材微胖，看上
去五六十岁的样子。我走上前，很
有礼貌地问：“阿姨，请问××宾馆
怎么走？”对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生气地说：“谁是你阿姨？”说完，扭
头就走了，留我一个人在那里愣了
半天。我想，她和我妈的年龄差不
多，叫阿姨应该没错呀。

我想不明白，就发微信问朋
友，朋友马上回复了，说我太老土，
现在跟别人打招呼，谁还喊阿姨。
你得喊对方美女，不管她是16岁，
还是60岁，这个称呼都管用，而且
会喊得对方心情愉悦，什么都愿意
给你说。

看完回复，我想现学现用，实践
一回。我专门找了一个和刚才那个
妇女年龄相仿的女性问：“美女，请
问××宾馆怎么走？”“你坐5路车
到……”她很热情地给我介绍着。

这下我明白了，天下的女人
都爱美，也喜欢别人说自己美，

“美女”这个称呼时尚、好听，能拉
近人们之间的距离。想到这里，
我决定给自己买几片平时不舍得
买的面膜，让自己也美美，再买几
件靓丽的衣服，送给家里的另一个
美女——我60岁的老妈。

窗外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屋里阴沉沉的，我拿了一把伞走出
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去洛浦公园吧，我这样想着，就往
目的地走去。

我家离洛浦公园不远，没走多
大一会儿就到了。首先映入我眼
帘的是公园围栏上粉色的蔷薇，一
簇簇、一片片，让单调的围栏变得
灵动起来。我走近一看，每朵花都
是晶莹饱满的，在雨珠的点缀下，
显得更加娇艳。

走进秋风园，震耳欲聋的轰鸣
声传来，在橡皮坝处，滔滔河水倾
泻而下，似有排山倒海之势，在雨
中显得更加气势磅礴。往前走，在
宽阔的河面上，不时飞来一两只白
鹭，细雨拍打在河面上，泛起层层
涟漪。放眼远眺，烟雨蒙蒙，河对
岸的高楼，远处的瀛洲桥，朦朦胧
胧，若隐若现，像海市蜃楼一样，美
不胜收。低头一看，有几个钓鱼的
人，沉浸在忘我的状态之中，自得
其乐。

平时热闹的公园显得那么寂
静，我索性闭上双眼，把心放空，任
雨水拍打在我的脸上、身上，感受
着它的清凉。突然，我的耳边传来
一阵悠扬的笛声，我睁开眼，只见
在长廊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
在专注地吹着笛子，看着他陶醉的
样子，我被感染了。我笑了笑，走
了过去，站在旁边，静静地听着。

笛声停了，他看了我一眼，笑
了笑说：“你也是一个人来感受这
雨景的吧？我也是。看着这么美
的景色，我情不自禁地吹了一曲，
你喜欢吗？”“喜欢，你的笛声真好
听，和这景色还很协调，我就喜欢
雨中的洛浦公园。”

婶子喊醒正在午睡的我，神秘
地说：“建筑队为了赶工期，找俩人
晒沙，咱俩去吧！”

我扛着工具，在婶子的带领
下，来到小山般的沙堆前，果然湿
漉漉的沙子还淌着水。我俩动手
干了起来。干了没一会儿，我累得
满头大汗。汗水流进眼里，刺得眼
睛生疼；流进嘴里，咸涩异常。我
看着路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挥一
把如雨的汗水小声地问：“婶儿，
这沙子为啥要晒呀？”不知疲倦的
婶子边扒边说：“老板让晒咱就
晒，咱只要不偷懒，挣点儿力气钱
问心无愧！”

听完这话，我也不敢怠慢，在
烈日下奋力挥动工具。当我看到
一大片摊开的沙子时，一种成就感
油然而生……

这时，只见一个扛着筛子的
人，急急忙忙向我们走来，操着浓
重的外地口音，焦急地说：“老乡，
是筛沙！不是晒沙！”

周六，我带着儿子去看望母
亲。儿子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一枚
一分钱的硬币，跑去问母亲：“外
婆，这是啥呀？”“这是一分钱！”“一
分钱？我咋没有见过？能买东西
吗？”“这是几年前流通的钱，现在
很少使用了！”母亲向儿子解释。

过了一会儿，母亲对儿子说：
“那一分钱你可要保存好，因为它
可能升值，说不定等你长大了，它
能值一万元呢！”

在回家的路上，儿子蹦蹦跳跳
地走着。突然，他停了下来，用手
摸了摸衣服口袋，大声地对我说：

“妈妈，不好了，我口袋里的一万元
不见了！”

一万元不见了
□彭杏鸽


